
要登就登天都峰，与天空为邻
要去就去黄山，隐居光明顶
清晨看日出
傍晚数烟霞
在迎客松下听风观瀑
把茶肆开进每一句民谣和朝代
千里之内，白云当步
白天去江南
晚上到徽州

在白云里相遇不要问我
爱上天街，爱上江南，又爱上人间

在休宁千年等你
喜欢徽州，喜欢烟雨，更喜欢，你带风来

每年开春，雨季到来前，父亲都会上
房捡瓦。

不知什么原因，每过一年，总有瓦碎
若干。摆在瓦楞上的小瓦，上连云天，下
覆人间，偶承雨水霜雪，多为清风明月朗
朗日照，它们多是虚空之物；便是有狸猫
黄鼬松鼠瓦雀星夜来访，它们轻捷如波
纹，唯余沙沙之声如雪子纷落，因何会碎
呢？每次看到父亲缘梯而上，我仰脖而
望，总有这样的疑惑。

捡瓦必须上屋，仔仔细细翻检一遍
的，讨巧不得。寂寂午后，乡村宁静，毫无
睡意的孩童，是接替慵懒猫狗的另类生
灵。常常在捉迷藏时，被一线光柱迷住。
那是阳光透过瓦隙垂射而下，在黑漆漆的
老屋里，犹如影院背后小孔里射来的那根
神秘的光线，无数的尘埃在那条柱形的光
河里踊跃飞扬。迷迷瞪瞪之后，我会在夜
里告诉父亲，瓦破了，雨天又要漏水了。
父亲笑而不答。雨天在盼望之外到来，却
并未漏雨，真是怪事。父亲说，捡漏是要
上屋的。脸上挂着骄傲。

多是在晴朗的上午，万木萌蘖，阳光正
好，院子里鸡啄食猪哼哼，几个孩子仰望，
脸上洒满阳光。院子外有人荷锄而去，有
人拎篮归来。梯子斜靠屋墙，父亲嘱我扶
梯，口袋里插着小铲，一手握着高粱笤帚，
猱身而上，瞬间就蹲在瓦脊上了。这时候，
我便突突地心跳起来，一是屋高，二是屋顶
斜，三是瓦脆，担心父亲，担心瓦。然而却
是杞人忧天，父亲说，瓦结实着呢，你怕
啥？他拿着扫帚，开始打扫了。

屋顶小瓦排列如田垄，一垄俯瓦如
桥，一垄仰瓦如舟。仰瓦承接雨水，而俯
瓦则趴伏在两排仰瓦的连接处，如同螺
帽，将整个瓦顶连成一片，既遮雨，又压住
了仰瓦，以免被风掀飞。再大的雨，只要
顶无碎瓦，屋内便可听一屋子安宁的雨声
了。父亲那时便是蹲在俯瓦上，扫着落叶
枯枝，朽烂的布条，鸟粪猫屎，甚至死猫死
鼠。这是捡瓦中我们最激动的时刻，仿佛
一场寻宝探险。

有时候，会骨碌碌滚下一个乒乓球，
在地上一弹多高，欢快地向我们寒暄多日
未见。有时候会飘下一个羽毛球，一个毽
子；有时候会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种
从未见过的果核，一片漂亮的鸟羽。更多
的是头年夏天我们射到屋顶的螺蛳壳，它
们骨碌骨碌地滚着，落在地上却悄无声息
了。它们都仿佛来自岁月深处。我们或
惊讶，或欢呼，或蹙眉跺脚，然后又望着屋

顶上的父亲。
扫过之后，父亲便用小铲铲掉瓦松，

狗尾草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一年生草
本植物。瓦松或许是土著，狗尾草等多是
麻雀等衔来的，排下的。然后再铲除积
土，它们多曾是纷扬的尘埃，倦怠后附着
瓦上，成了青苔的版图，在雨烟中隐现成
宋元青绿山水——然而都被父亲毫不留
情地铲除了。可我知道，不久之后，依然
有尘土附着，依然有青苔生长，依然会有
鸟儿飞来，耸颈撅尾，喳喳有声，依然会有
狸猫沙沙走过，掏破梦的泡泡，而父亲依
然会在某一个艳阳春日，上屋捡瓦，而我
依然会为他扶梯，仰望他在云天之下，瓦

屋之上，行动如猫。
一片片碎瓦被找了出来，堆在一处。

父亲蹲在檐边，接我递上来的小瓦。瓦有
新的，敲之铿铿然，如击金玉；也有旧的，湿
黑沉重，上附湿土、虫卵，干死的青苔。父
亲将它们一一放在需要的地方，再把碎瓦
插入俯瓦中。这项工作耗时很久，我的目
光开始涣散，云天渺远，心思渺远，狗吠鸡
鸣渺远。待我回神过来，屋顶烟云流泻漫
卷，母亲开始做饭了，而院子里的弟弟妹
妹，早已不见踪影，仿佛走进了岁月深处。

父亲老了，捡瓦已成往事。一日回
家，天雷阵阵，惊见堆叠的乌云之下，父亲
正在给柴堆蒙雨布。我忙奔将过去，替下

父亲，站在梯子的顶端，看着仰脸而望的父
亲。父亲满脸是笑和期待，像一个等待寻
宝探险的孩子，不由刹那间泪水盈满。屋
顶依然年年积土，年年有奇异之物莫名而
来，他怎么就老了呢？怎么就不能捡瓦了
呢？我怎么就不能永远做一个扶梯仰望的
孩子呢？我曾经怨过他，轻视过他，如今我
也即将老去，才知道每个人只能过自己的
日子，每个人都成不了别人。他以自己几
十年如一日的勤俭，为我捡出一方不漏雨
的空间，已经竭尽所能，还要怎样呢？

蓦然想起有一年捡瓦时，父亲手拈一
物，呼我上梯。我接过来一看，是一颗板
牙。本地风俗云，凡稚子换牙，扔到屋顶，
则牙齿正而坚实。那一刻，新牙已长成，
手拿旧齿，一种时光恍惚的忧伤笼罩住了
我。如今，四十年过去，新牙早因虫蛀而
被我换掉，而父亲给我的那颗，也早已消
失在岁月深处，不变的，唯有流淌在血液
里的亲情，萦绕在梦魂中的往事，和那潇
潇的安宁的雨声。

映山红
方东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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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 瓦
□ 董改正

沧 浪 池
□ 袁良才

塔，像一盏明灯，照亮着西河向西
南蜿蜒而去，奔涌鄱阳湖，通江达海。

每条河流都有河源和河口。西河
源头究竟在安徽境内哪里？从所掌握
的资料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
题，至少目前还没有唯一答案，显示有
东、北两个源头，一曰木塔境内，一曰官
港境内，难以达成共识。从河流水文学
理论层面分析，确定河流源头，有唯长
说、唯大说、唯高说、唯直说等观点。走
进皖南山区，我迷失在西河源头溪流纵
横密布的沟沟壑壑里。上饶、鄱阳、东
至各表一枝，在唯长说观点的支撑下，
我像是怀揣探寻生命起源的神圣之心
选择了挺进木塔。

叩问木塔，大山无语。这塔，是木
质的塔，坐落西河源头。传说，在东至
县东南有一座古老的木塔，镇妖辟邪保
平安，全身由木制构件叠架而成，故地
名取木塔，现为一级乡政府驻地——木
塔乡，乃安徽省东南门户。还能一睹木
塔丰采吗？反反复复问当地人，大都是
摇头，年岁大的则告知，历史上确有一
座木塔，后遭毁弃，不曾再建。

水有源树有根，木塔，虽已不存，却
似永远耸立在西河源头崇山峻岭上，也
耸立在我心中。每当车过济广高速杨
梓岭隧道，我就会想，这里就是西河水
之发源地，多么希望能恢复一座木塔守
望这一片郁郁葱葱之地，守望我心中一
片圣洁的高地。

木塔虽然远去，但毕竟有幸保留下
了木塔地名，木塔，一如西河的序曲，以
大山质朴的情怀演绎丛林、溪流的绚丽
多彩。

木塔在召唤，沿着泥溪至木塔公
路，村庄大都是倚山势傍溪畔择开阔处
而建，竹木掩映下，不时看到公里桩上
标有 X018 字样，为县道编号，我以仰视

的姿势走向木塔，探秘西河源头。这条
公路铺设得很好，铺得过往行人心里亮
堂堂，两边辟有路肩，平整干净，几乎与
河流平行，正是西河上游河段黎痕河。

黎痕古街就串在这条线上。黎痕，
一个古老的地名，源于唐文宗李昂太和
三年（829），由在此居住的王氏、汪氏先
祖取名而来，一直沿用至今。历史上，
黎痕街名气享誉皖赣边界，与周边石
门街、东流街、尧渡街、经公桥街等齐
名。北宋天禧元年（1017）设置镇，民
国 年 间（1945）改 为 黎 安 ，因 黎 、利 同
音，遂衍变成利安，历为公社、乡驻地，
2007 年合并至木塔乡，设荣兴村委会
于此。黎痕，人文积淀丰富，牌坊、古
祠堂、古民居犹存，老街风貌依旧，漫
步贯穿黎痕老街的徽饶古道，仍保留
完好 20 公里通往鄱阳、九江方向，淳朴
民风在古道上延伸，乡音拂面格外亲。
如今，黎痕街还保留利安中学、利安农
村信用合作社等本只在乡镇设置的机
构，便不难看出，黎痕仍不失为区域性
文化中心、经贸要冲。

初春时节，红玉兰开满黎痕古镇街
道两旁，淡淡的香味随风飘散，催生了
黎痕古色古香文化抽枝发芽。黎痕古
镇，与闽浙皖赣根据地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联，一直属于苏维埃政府下辖重镇。

近年黎痕人还自发借原王氏宗祠筹建
了“黎痕乡愁馆”，分红色记忆、农耕记
忆和宗族记忆三大板块。大厅正中央
是开国大将粟裕的仿真蜡像，各个展厅
墙壁上均悬挂有图片资料，陈列柜内摆
放着大量有价值实物，是从民间征集来
的，其中不乏珍贵文物，比如就有一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印制发行
的伍角纸钞，还有红军生活用品、战斗
武器如红缨枪、大刀等物件，所有一切
都唤起了人们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乡愁馆院内左
边空地上树立了一尊汉白玉方志敏塑
像，是群众自筹资金打造的，由此可看
出黎痕人民对方志敏的敬仰之情，对红
十军、红军独立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的怀念之情。作为来自赣东北的人，
我感同身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黎痕
先后有 500 多人参加红军，涌现出烈士
46 位，这里完整保留下来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七军部、北上抗日先遣队队部、皖
赣特委（赣北特委）机关，以及闽浙赣军
区医院、财政部、宣传部，红军皖赣独立
师（师长匡海龙）师部，红军银行纸币印
刷厂等红色故址。在大田村路旁一山
丘上，我还瞻仰了大田革命烈士纪念
碑。我觉得，养在深闺的木塔红色文
化、民俗文化做得很足很实，与木塔比

之，有些农村楼房高了、人们腰包也鼓
起来了。

那天中午是在木塔乡政府对面一
家皖赣饭店用的餐，喝着高山绿茶，我
用鄱阳北部西河流域方言与他们交流，
彼此几乎没有障碍，欢声笑语合着袅袅
茶香打成一片。行走木塔的村村组组，
我完全可以丢掉普通话，官港、木塔以
南当属典型的赣方言区域。时间再往
上追溯的话，龙泉河西河上游居民，其
中不少还是明朝鄱阳瓦屑坝移民，当年
他们祖先从安庆下船后部分被安置到
皖南山区，他们带着自己的母语与原有
当地人交汇融合，形成的语言势必打上
了深深的赣语系烙印。西河流域广泛
使用的正是古汉语白话，这是保存完好
的古汉语活化石。

语言相近，其音联姻。初闻木塔
“鸡公调”，还错以为是当今流行的公鸡
打鸣交响曲出自木塔民间，差点闹笑
话。其实，所谓“鸡公调”，就是一种戏
剧唱腔，清末民初由婺源、浮梁传入，即
饶河戏腔与木塔本地土语方言融合变
迁而成，与赣剧饶河调十分相似，流行
于木塔大田、郑村及周边浮梁地区。因
唱腔的高音假声像鸡公啼鸣，故名。听
着潺潺流水声，深入大山深处的曹胡自
然村，为的是去领略一回“鸡公调”真面

目，七拐八转，终于找到爱好“鸡公调”
的曹师傅，应我们要求，71 岁的曹师傅
清唱了《二龙山》选段包公唱段，乍一
听，酷似鄱阳湖周边的饶河调。当我说
出了自己的真实感觉后，曹师傅非常认
真地指出，“鸡公调”和饶河调都源自弋
阳腔，但是与饶河调有变化，主要体现
在折音上，曹师傅还示唱一遍做了比
较，我仍然是不能领会其中的细微差
别。曹师傅谦虚地说，充其量他只算是

“鸡公调”票友，村里有 4 个“鸡公调”传
承人，都是早年村剧团演职员，而今每
年村里组织节庆文艺活动，“鸡公调”一
定要上演，雷打不动。曹师傅当过村干
部，不必怀疑他的组织能力，就凭这点，
我对曹师傅也会肃然起敬，默默地努力
传承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鸡公
调”，如同饶河调那上蹿的假声，突然转
折平滑往高音顶上去的一声“咿——”，
高亢、嘹亮、开阔、绵长、缥缈，灌入我的
耳朵，经久不衰，听得我五体投地，身心
酣畅淋漓。

巧合的是，我在木塔还“遇”到了儿
时故事里的传奇人物“金口玉牙”罗衣，
乃唐朝秀才，小时候外公讲古经常提
起。夏天时，天热蚊子多，外公就说，遗
憾罗衣少扇了一扇，否则就没有蚊子
了，这个印象最深。没想到，在木塔，也

听到关于罗衣的有趣传说，而且还存有
旧迹。想必，罗衣的故事是顺着西河水
流传到下游油墩街去的。大田村有一
处“罗公泉”，为罗衣云游到木塔卢家时
留下的神泉，此后泉水从未干枯，哪怕
大 旱 年 份 ，也 依 然 水 源 不 断 ，常 年 溢
流。有诗为证：“罗公云游浚清泉，可灌
秋田十余顷。清泉味甘似天浆，滴滴斟
来透骨凉。”

再说一个与西河下游相近的民俗，
木塔平安草龙灯先后入选池州、安徽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喜可贺，与西河
中下游元宵草龙灯如出一辙。在石门
街以下西河流域广大农村，扬草龙灯是
小孩子闹元宵的主要方式，一人或多人
不等，草龙灯是用稻草扎制的，龙身上
插香，家家户户要扬到，并说些祈福祈
平安的话，如“龙头摆一摆，保护你家里
生个崽”“龙头磕一磕，护你家里做花
屋 ”等 ，草 龙 灯 当 晚 十 二 点 前 必 须 烧
掉。木塔的平安草龙灯始于宋末，元朝
被朝廷取消，直到明初洪武年间（1402
年）重新恢复并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由方氏家族
发起，于当日夜晚游行。游行时，龙身
遍插香火，夜色中，舞动的草龙如一条
火龙，煞是好看。深夜十二点，舞龙完
毕，要将草龙堆集于村口“行火升天”，
火光映照出一年的风调雨顺。

车行木塔，也即是行走在皖赣两省
三县（鄱阳、浮梁、东至）结合处，沿途树
木蓊郁，植被丰富，古木随处可见，打开
车窗，不啻于一次免费吸氧之旅，我感
受到了木塔的多姿多彩。从此，我心中
多了一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句子，西河源
头原本有木塔，现在仍然有木塔。

离开木塔时，我挑选了一支木塔
生产的五彩铅笔，去描绘西河最美的
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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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塔的光辉
□ 石红许（上饶）

齐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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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山色
□ 汪远定

乡野空阔，草木素心。
在市郊鬲山一带，半亩荷塘将浮

华 的 尘 世 隔 离 ，在 它 附 近 腾 出 一 大
块无名的区域，满目山川鸟鸣，清泉
石上，每每途经此地，嘈杂的心绪好
像平复不少。

一簇簇葱绿的花草丛中，正好安
顿夏日沉静的事物。鬲山上金色的小
花，嫩绿的新叶，各种炽热的生命不因
为它们身躯矮小而丝毫减弱。

山 坡 平 旷 处 ，新 修 一 座 寺 庙 名
曰鬲山寺，它倚靠山峦，贮蓄着自然
的 灵 力 ，守 护 一 草 一 木 的 平 和 气
息。骑行半个小时，从家到学校，每
天路过这条白鹭翩翩起舞的林间小
道，感受色香味俱佳的沿途风景，内
心 升 腾 一 种 优 雅 、恬 淡 与 宁 静 的 生

活理想。
乡野葱茏，人间值得，仿佛是对静

好岁月最美的回馈。一棵棵青松挺立
在葱绿间，鸟雀最适合这里的无拘无
束，从天空蹲下身子在此栖息、逗留，
暗自生长。

掠过五月野草的脸。风吹湖水，
像一只凌波微步的神鸟，用万顷碧波
丈量大地的悲悯之心。一棵棵水草从
湖底探出脑袋，挤出一道道湖水的皱
纹。越过湖面，一滴滴幸福的时光之
水，被缤纷四季的花草瞥见，那是珍藏
深处的无人顾及的处女地。

鬲山桥下，悠悠荡漾的率水是故
乡深深的履痕。一条河流，或枯或盈，
都藏着童年深深浅浅的印记。垂钓之
静，摸鱼之乐，嬉戏之趣，青梅竹马的

玩伴如一滴滴率水散入云层，随舒卷
万象，注入桑田沧海。

从率水河畔溯流而上，六股尖飞
湍瀑流，丝丝缕缕，悬笔摹写新安江的
源头奇景，大可洗去厚厚的夏日燥热。

横江漫漫，途经登封桥，云霞仙
境铺开秋日长卷，张三丰羽化登仙，
徐霞客梦笔直抒，白岳胜景，一览无
余。经卷上的人物踏雪无痕，乡居徽
州日久，山在心底熠熠生辉，道在笔
下纵横千里。

养生。道乐。罗盘。俯仰之间，
摩崖石刻镶嵌岁月的疼痛，万安罗盘
镌刻下先民求索人生的履痕，中华智
慧与大国工匠熔铸一种历久弥坚的品
质，在坚硬事物的内心雕琢。

文饰。线条。黄白。墨迹。所有
观感，随演绎生命的符号沉浮，仓颉笑
罢，周公梦见黑色的蝴蝶，扑腾起轻盈
而笨拙的翅膀，遥远的河流从身边一
晃而过。

花开，花落，转念间，酸辛过往已
然发酵成一勺勺酒曲佳酿，醇美之味，
令人心平、心悦、心喜。

黄 山
（外一首）

□ 刘东宏

茂林那边密集的枪声响了七
天七夜，终于稀落了。

青弋江，真是“半江瑟瑟半江
红”啊！

王弋王老板意外地接到了驻
军师部送来的一封关防。

是国军五十二师刘秉哲师长
的亲笔信。

王弋捧读信笺的一双手有些
颤抖，脸色瞬间凝重起夹。叠好信
笺，仔细地放进衣袋，他连忙招呼
管家，通知下人，把沧浪池里里外
外清理打扫干净，要纤尘不染！另
把三姨太送回娘家小住。即日起，
我沐浴焚香，斋戒三日，闭门谢客！

老管家见东家突然少有的神
神道道起来，一头雾水，却不便多
嘴，一一照办去了。

要知道，王弋王老板可是赤滩
古镇上出了名的浮浪公子，三姨太
小桃红是他恨不得拴在裤腰带上
的绝色佳人啊！谁见过王老板有
过这么正经八百的时候？

王弋祖辈都是在扬州做茶叶
生意的，经营家乡泾川名茶“汀溪
特尖”“涌溪火青”。买卖那叫一个
火爆！到了王弋手里，他对茶叶生
意几乎不闻不问，任凭伙计们打
理，一天到晚只沉迷于两件事：早
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可怜一个老字号，在激烈的商
海竞争中风雨百年，屹立如磐，却
轻而易举地被扬州浴和扬州汤包
击垮了。王弋倒并不怎么惋惜，他
领着原班人马回到泾川赤滩老家，
很快就开张了一家高档澡堂子，门
楣上悬一块黑底金字横匾：沧浪
池。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王弋
望着滔滔东去的青弋江仰天大笑。

赤滩古镇是三百里青弋江上
最繁华热闹的码头，各色人等往来
络绎。沧浪池日夜人满为患，王弋
赚了个盆满钵满。抽大烟，赌钱，
捧戏子，纳妾，浮浪公子的名声越
发地叫响了。

沧浪池是王弋用自家的一幢
临江的徽式老宅改建的，形制和陈
设完全照搬扬州浴室。但设有一
间密室，里面摆着清一色花梨木的
太师椅、烟榻和案几，供王弋抽烟、
品茗和会见贵客之用，一般人是断
断进不去的。

王弋从扬州带回了两个师傅，
一个专门做汤包，一个负责给浴客
搓背。

来沧浪池洗澡可不便宜！洗
一次澡五十个铜子，搓背价钱更是
吓人，搓一次背一块大洋。

爱搓不搓！扬州师傅搓背那
才叫享受，快活似神仙！这话成了
王弋王老板的口头禅了。

王老板每天早餐吃一回汤包，
晚上泡一下澡搓一搓背，小日子过
得比神仙还美三分。

据说，王老板得乎高人真传，
搓背功夫一流，谓之“摸爬滚打，吹
拉 弹 颤 ”，平 生 只 给 两 个 人 搓 过
背！一是他的老父亲。在父亲的
寿诞这天，王弋都要恭恭敬敬给父
亲搓一回背。一是他的发妻。在
他俩的花烛纪念日，王弋总要跪着
给她搓一搓背，说，夫人为我生儿
育女，接续香火，劳苦功高啊！

一次，国民党第三战区唐司令
长官来泾川视察军务，在沧浪池沐
浴，指定王老板为他搓背。王弋先
是婉谢，后是坚拒。唐长官恼了，
让副官取出一摞大洋立在王弋脑
袋瓜上，说，本长官打最底下那块
大洋，打中了，钱归你，打不中，命
归我！话音未落，枪声响了，那摞
大洋叮叮当当滚落一地，王弋居然
纹丝未动，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唐长官悻悻而去。王弋捡起
那些大洋，一使劲，扔进了青弋江
里。

沧浪池之大幸啊！这一天，终
于等来了。可整个赤滩古镇都被
荷枪实弹的军人戒严了，沧浪池对
面的屋顶上还架了两挺机关枪。

王弋王老板一身崭新的中山
装，恭立在浴室门口，目迎着一位
一身戎装、英气逼人的中年男子，
沿着麻石巷道铿然有声地大步走
过来。

叶将军，浴池的水烧热了，今
天沧浪池有幸为您一人而开。

您是王老板吧？谢谢，谢谢！
我虽是个楚囚，但决不可以蓬头垢
面地活着！蒙刘秉哲师长“恩准”，
我可以痛快淋漓洗个澡了。来人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王弋忙低下头，扭过脸去，抹
了抹眼睛，转回头，说，叶将军，王
某已在内室备了几样酒菜，是您最
爱吃的红烧琴鱼，最爱喝的云岭米
酒。

谢谢了！谢谢！来人紧紧握
住王老板的手，一同进了里间。

王弋王老板觉得时间过得太
匆匆，他恋恋不舍地送将军走出了
沧浪池。

将军在门口给王弋行了一个
军礼，哈哈笑道，这个澡洗得太爽
了！王老板堪称搓背圣手！

王 弋 低 下 头 ，扭 过 脸 去 ，惭
愧！惭愧！您不是坚持给过钱了
么？

王老板目送着将军昂首挺胸
地踩着麻石巷道一步步走远，王老
板的视线渐渐模糊，他脱口吟出了
一首诗：

沧浪有幸浴楚囚，
征尘未扫反蒙羞。
天地自有正道在，
铁军风流足千秋。
沧浪池突然关门了。王弋王

老板不知所往。
数十年后，“他”回来了，——

骨灰撒在青弋江里。


